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马东回头望了望大厅。阳光照在玻璃门上，里面人影绰绰，弥漫着欢

乐的气氛。同事们在掷飞镖、甩扑克，楼上楼下的房间里，还有人在玩桌球、

打电游、唱歌、夹娃娃。此刻，并没有人注意他。

等老板上完厕所，牌局就该开始了，一定得抓住今天这个机会。马东

对自己说。哪儿响起一阵鸟鸣，声音清亮、激越，叫得马东的太阳穴一跳，

又一跳。他转过身，酝酿着情绪，想象着即将到来的场景。

操。

马东终于吐出了这个字，但他并没有听到自己的声音。他眨眨眼睛，

又摇摇头，不确定这究竟是幻觉，还是现实。楼下的水池里，两只麻鸭正

在悠闲地凫水，一只鸭子把头埋进水里，又很快露出来，夸张地筛着脖子。

另一只鸭子用自己的扁喙，啄弄着同伴的羽毛。这种地方，怎么会有鸭子，

还有水草？他一时有些恍惚，觉得自己还不如这两只鸭子，洒脱、自在。

他把手机当作镜子，又尝试了一次。竖起耳朵，他终于听到了那个字，

但是并不清晰，像是一声微弱的叹息。除了音量，他还觉得自己的语调和

表情都很严肃，显得僵硬——这不是他想要的效果。水池里的鸭子嘎嘎嘎

地叫起来，像是在嘲笑什么，这让马东很是沮丧。练习过好几次了，怎么

还是没有进步？在老板他们眼里，自己的样子会不会很可笑？马东反省起

来。他认为自己还需要一些道具，它们有助于放松情绪。

他从裤兜里掏出烟盒，撕开包装，弹出一支烟，点着，深吸一口，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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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嘴，丝丝缕缕的烟雾从他的嘴角逃逸。这些烟，是怎么飘出来的？他有

几分懊恼，继续闭着嘴，努力把烟气往下吞，等它们在脏腑间游荡一圈，

再从鼻孔里呼出来——老板就是这样抽烟的。老板把香烟夹在两指之间，

一边摸牌，一边从鼻腔里喷出大团大团的烟雾。操，又是老枪。老枪你要

不要？给你碰，老枪碰老枪，两眼泪汪汪。老板说。老板的声调透着霸气，

还有几分痞气。牌桌上照例响起几声哄笑。马东也跟着笑，笑完，苦着脸说，

我的枪太软了，碰不起。大家又笑了起来，老板的笑声尤其响亮。老板说，

点炮不能怪命苦，肾虚不能怨政府。在轻松欢乐的气氛中，牌局继续进行。

他们打麻将不按常规叫牌，总要让它们和人体器官发生点儿关系，比如，

把九条叫老枪，把一筒叫屁眼。马东第一次参加他们的牌局时，听大家都

这么叫牌，不免紧张兮兮的，桌上打出的每张牌，他都要瞪大眼睛看个清楚，

生怕错过了吃牌。马东有个绰号：老枪。没错，就是和九条同名的那个老枪。

他不记得是哪一次打麻将，老板说，马东，编辑部数你最老，不如你就叫

老枪吧。小丁和小曹在一边附和说，老枪这个外号好，和马东挺配。于是，

他就成了老枪。马东很不喜欢这个绰号，觉得它很无厘头，而且有一种不

可描述的荒诞感。他也不喜欢打麻将，尤其不喜欢动脑筋，在牌桌上坐久

了，头就有些发蒙。这时要是谁喊“老枪”，他便不知道是有人打出了九条，

还是在喊他。

还没等到从鼻孔里喷出烟来，他就把自己憋出了几声巨大的咳嗽，烟

气都从嘴巴里漏掉了。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他一直学不会抽烟。刚调到编辑

部那会儿，他很不习惯烟味。老板抽烟时没关门，烟雾涌入外面的大办公室，

萦绕不去。有一段时间，只要老板一抽烟，他就捂上鼻子和嘴巴。他不知

道自己什么时候才对烟味不那么敏感的。后来，老板喊他打麻将。牌桌上，

另外三个人都是烟鬼，马东像是置身雾室。他从新闻上看到，二手烟比一

手烟对人体的伤害更大，开始有了学抽烟的想法。再后来打麻将，他便壮

着胆子，从老板的烟盒里抽出一根烟，拿火机点上。哟，老枪长进了，会

抽烟？老板说，话语里有着鼓励的意味——马东加入抽烟阵营，似乎让老

板很有成就感。刚吸了一口，马东就被呛得不行，但他仍然顽强地坚持着，

把它吸完了。他一边抽，一边在心里快乐地叫喊：来吧来吧，互相伤害。

他以为自己多抽几次，就会渐入佳境。但事情并不是这样，虽然被呛得少了，



3

但他抽过烟后嘴里老是又苦又麻，这比被烟呛更让他难受。马东慢慢放弃

了学抽烟的想法，觉得自己五行缺烟，这辈子，恐怕只有吸二手烟的命。 

这盒烟，是马东专门买的，花了三十块钱。不过，这并不是重点。重

点是，他没能在潇洒地从鼻腔里喷出一股浓烟后，用满不在乎的口气，说

出那个“操”字。他把这看成是一次表演。这是最后的机会了。今天以后，

他不会再和他们打麻将，应该也不会再和他们有别的交集。他想把这当成

临走之前送给他们的礼物，然后，开始他的新生。老板去厕所有一会儿了，

留给他的准备时间已经不多。马东又抽出一支烟，点上。那些烟气还是让

他很难受，但他拼命忍着，直到把自己憋出眼泪。

2

麻将房在二楼。刚坐下，老板就说，你们谁，去给我拿罐可乐来。老

板扯了几张纸巾，擦着手上的水。冷饮柜在一楼，和二楼的麻将房也就隔

了一百多步。马东的屁股动了一下，又稳住了。他拿起放在面前的手机，

点开微信，胡乱打着字。虽然没有抬头，但他眼角的余光瞟到了小丁和小

曹，他们都在看着他。马东仍然端坐着。房间里没有人说话，空气有些压抑。

马东的脸绷得发热，他能感觉到额头上的汗液正在争先恐后地从毛孔往外

渗。

“我去拿。”马东站了起来。这个动作有些突兀，他的身子撞上了麻

将桌，桌子微微晃动了一下。房间里的空气又开始流动，这让马东如释重

负。他下了楼，从冷饮柜里拿出两罐可口可乐，刚迈了一步，又停下来。

小丁和小曹喜欢喝奶茶，要不要给他们也带点什么上去？马东不太愿意这

么干。小丁和小曹差不多都比他小一轮，论年龄，马东算是叔叔辈的人了，

伺候人这种事情，应该让他们来干。何况，这次团建，自己才是主角。但

是，如果就这样上楼，老板会不会黑着脸，骂他不会做事，情商低？这是

很有可能的，以前有好几次，因为一些小事，他被老板骂“没有眼力见”，

弄得他在同事面前狼狈不堪。老板不会因为这是马东在编辑部的最后一场

麻将而改变什么，这一点，从走进这栋别墅开始，马东就看出来了。他只

是想完成一个心愿，并不想把气氛搞僵——把气氛搞僵了，受伤的还是自

己。马东再次拉开柜门，目光在正对着他的阿萨姆奶茶瓶子上停留片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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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强忍着不忿，弯下腰，从冷饮柜最下面那一层取出两支矿泉水。爱喝喝，

不喝拉倒。

按老板的说法，这次团建是为马东安排的。编辑部有个传统，新人入

职、老人离开，同事们都要聚一次餐。这周五，马东办完了所有的离职手续，

下周，他就要去新的公司报到了。很长一段时间，编辑部没有人员异动，

也就没有聚餐。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，对于马东的离职，同事们多少显

得有些兴奋。考虑到这一点，老板决定搞一次团建，既是为马东送行，也

让大家放松放松。团建地点定在这家名为“天台吧”的轰趴馆，它在一个

新楼盘的别墅区，有很多娱乐设施，还能烧烤、聚餐、住宿。马东以前根

本没听说还有这种地方。周五下午，老板把马东叫到他的办公室。老板叼

着烟，吐出一串烟圈，说，老枪，你凭良心说，我这些年对你怎么样？马

东低着头，说，挺好的。真话还是假话？马东点点头。行吧，就当你是真话。

你是编辑部的干将，我一直拿你当左臂右膀，这你也知道。老板有点推心

置腹的意思，他很少用这样的语气和马东说话。马东无声地笑了一下，但

他很快意识到自己笑得不合时宜，幸好，老板的眼睛盯在电脑屏幕上，并

没有看他。咱们这边的薪资水平，确实比你要去的那家公司差点儿，但我

不是一直在为你争取么？你看看，你一点儿都不给我时间。说实话，你要走，

我是没想到的，对我的打击也很大……算了，现在说这些，已经没有意义了。

烟雾渐渐散去，马东发现老板神情黯然，甚至还有几分伤感，这是他从来

没有见过的。想起自己对他撒了谎，马东有些愧疚，但这种感觉稍纵即逝，

接踵而来的竟是一种隐秘的快意。老板话锋一转，说，行了，不说这些。

去新公司后，记得常回来看看。明天，我们去轰趴馆打麻将，别忘了多带

点儿零钱。你去吧。马东点点头，站起来，走出门。同事们抬起头，朝他看。

他想，明天，一定要把那个想法付诸行动。那将是最后的机会，或许也是

最好的机会。

这次团建的主题是欢送。在轰趴馆，同事们都在找乐子，只有马东心

事重重。他在这栋别墅里到处转悠。推开卡拉 OK 室的门，马东看到老板

在飚歌，小丁和小曹在一边鼓掌。他悄悄退出来，来到桌球室。两位同事

激战正酣，还有一位在观战。马东在那里站了一会儿，没有人和他搭话。

正要走开，观战的同事在身后喊他，老枪，玩一把？马东猝不及防，连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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转过身，摇着头说，不了，你们玩，我下去看看。下楼的时候，马东听到

一声球杆撞击球体的脆响，接着就是一阵欢呼和笑声。楼梯口有个房间，

房门虚掩，这是电影房，马东之前进去过一次。他再次走了进去，房间里

依然没有人。他在地板的软垫上坐下，随手拿起遥控器，打开投影机，打

算随便找部电影打发一下时间。这时候，门口响起了急匆匆的脚步声。大

家都在嗨皮，自己一个人躲在这里看电影，是不是不太好？这样一想，马

东像做错了什么一样，关掉投影机，站起来，走出了电影房。在二楼大厅，

他碰见了小曹。小曹说，老枪你在干嘛？找你打麻将呢。马东问，老板呢？

他去上厕所了。走吧，我们先去麻将房等他。等了几分钟，老板还没来。

小丁和小曹在玩手机，马东说，我先打个电话，老板回来了你们喊我。他

走到大厅外面的阳台，关上玻璃门。他觉得，在实施那个计划之前，自己

还需要练习。

3

牌桌上，马东心不在焉，接连打出几张臭牌，还给老板点了个清一色。

老板说，老枪今天表现不错，要再接再厉，争取当上今天的点炮冠军。马

东笑了笑，没说话。今天，他并不在乎输赢——老板打麻将，图的是个消遣，

彩头并不大。手气最差的那一次，马东也才输了三百多块钱。他只希望自

己能顺顺当当地说出那个字，就像老板、小丁和小曹常干的那样。

他忘了自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想要这么干的。也许是在第一次陪老板

打麻将时，他就有了这样的念头；也许是来编辑部的第二年，被老板狂骂

之后。那一次，公司组织两百多位优秀员工到台湾旅游，老板带他和小曹

跟团。当然，他和小曹都有任务。小曹是摄影记者，负责拍照；马东是文

字记者，要随团采访、报道出游盛况——按照集团官方的说法，他们是第

一家组织数量如此之多的员工到台湾旅游的大陆公司，老总对这次活动很

重视。厂报是周报，老板把出游当周的头版二版都留给了马东，说这是厂

报创刊以来最重要的一次报道，一定要做出影响，最好能产生轰动效果。

马东明白这一点，一路上，他都在努力观察、记录，但却毫无头绪。出报

的前一天，旅行团抵达日月潭。当晚，在日月潭边一家酒店里，他枯坐在

笔记本电脑前，绞尽脑汁，只写出了一则不到千字、干巴巴的介绍行程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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消息。加上小曹的照片，满打满算也只能撑起一个头版，还有一个版的稿

子没有着落。眼看自己实在憋不出来，马东跑到老板的房间，硬着头皮向

他做了报告。老板一下子炸了。

操，你是吃屎长大的？明天就要出报，你现在告诉我稿子出不来，这

是想让老子开天窗？老子带你来台湾，是指望你能撑门面，不是让你来游

山玩水！你他娘的要是不行，怎么不早点讲？出发前说了，老子还能换人，

你他娘的现在让我怎么办！老板把手往窗外一指：那边就是日月潭，你他

妈的怎么不跳下去！跳啊，操！

老板穿着拖鞋，焦躁地在马东面前踱来踱去，肥胖的身躯把地板踩得

咯吱有声。他脸色赤红、唾沫飞溅，骂起人来中气十足，嗓音震得马东的

耳膜嗡嗡作响。整个世界，仿佛都笼罩在他恢宏的气场之下。之前，马东

已经设想过向老板报告这件事会有什么后果，但没料到这么严重——眼前

的老板，像一头发怒的猛兽，面目狰狞，睥睨着、咆哮着，只差没有扑过

来，把他撕成碎片。马东连大气都不敢出一口，站在一边的小曹也紧张得

不敢说话。以前，老板也骂过他，也是不留情面，但不像这次劈头盖脸，

有如排山倒海。刚开始，马东被老板的气势镇住了，觉得羞愧难当，后来，

他的心里升起一种强烈的屈辱感——小的时候，脾气暴戾的父亲也没有这

样骂过他。事后回想起来，他觉得这种屈辱感在很大程度上是那个“操”

字带来的。他想摔门而出，让老板自说自话。他甚至想过马上撂挑子，另

找一份工作，不再伺候眼前的这位大爷。但他的身体却在原地呆站着，一

动也不动。老板的嘴巴还在一张一合，发泄着怒火。这时，他在说什么，

马东已经听不见了。他的眼前老是出现小时候父亲打他、骂他的样子，还

想起一个寒冷的冬夜，他为了躲避父亲的打骂，在牛棚里睡了一夜……不

知不觉，他的眼泪流了下来，越流越汹涌，却不敢抬手擦一下。

那一期报纸的稿子，马东还是没有赶出来。老板打电话回编辑部，安

排留守的同事补窟窿。这次台湾之行，给马东留下了浓重的心理阴影。此后，

他在编辑部还有过好几次被老板骂得狗血淋头的经历，但都不及这次让他

刻骨铭心。

操。马东又一次在心里默念起这个字。这个字，几乎是老板的口头禅。

在牌桌上，这个字也经常从小丁和小曹的嘴里冒出来。在马东看来，它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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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浓厚的江湖色彩，粗鄙、鲁莽，缺乏教养，对听到的人大为不敬。但小

丁他们说得那么自然，那样顺口，好像没有任何忌讳，一点也不担心冒犯

了老板。只有马东，一直谨小慎微、唯唯诺诺。他总是提醒自己，他和他

们不一样。他是编辑部的苦力，而小丁和小曹是老板的玩伴，私下里，老

板带他们打台球、玩游戏、吃饭，甚至去做大保健，只有打麻将时，老板

才会想起马东。编辑部总共十多位同事，之前只有三个人会打麻将。马东

的到来，结束了长期三缺一的局面。马东还记得，老板第一次叫他打麻将

时，他受宠若惊。在牌桌上，他们一口一个“操”，让他更加局促不安，

似乎连手脚都无处安放。在打牌的间隙，老板他们还讲一些黄段子，讲什

么一条龙、冰火两重天，马东听得心迷意乱。老板问他有没有去过黄金海

岸，马东说，去过，那里的火锅不错。牌桌上爆发出一片哄笑，小曹说，操，

我们说的不是大润发的黄金海岸火锅城，是花园街的黄金海岸水会！马东

的脸一下子红到耳朵根。他很不喜欢他们说话的语气和方式。他甚至想过，

下一次他们再喊自己打麻将，不来凑角了，让他们三缺一去。但真正到了

下一次，他却又身不由己地听从了老板的召唤。他觉得，在这里，自己除

了忍受，没有别的出路。

马东悄悄瞟了一眼老板。老板起上来一张牌，只用大拇指摸一下，看

也不看，就打了出去。操，二奶！老板一如往常，嗓音洪亮，像一位王者。

马东想起老板昨天和自己谈话时，神情有几分黯然，还有几分伤感。他是

真情流露，还是故作姿态？或者，昨天的那一幕不过是一场幻觉？有那么

一瞬间，马东怀疑自己的记忆出了问题。

4

在来到编辑部很长一段时间里，马东都把老板当成贵人。马东常常想：

当初如果没能调进编辑部，自己这会儿在干什么呢？十年之前，他在这间

大厂的冲压车间做 PMC，也就是生产计划管理，在机台冲压铁器哐当哐当

的噪声中，他和数字整整打了四年交道。他厌恶这样的工作，但也别无选择。

直到他在集团内部网站上看到厂报编辑部招聘记者的消息，心里才燃起一

丝希望。他瞒着主管，抱着一摞发表了自己作品的刊物，去编辑部应聘。

面试他的有三个人，一个人在抽烟，另外还有一位白发长者、一个戴眼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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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中年人。一进会议室，马东就感觉到一股强大的气场。长者慈眉善目，

眼镜面带微笑，这让马东意识到，这气场只可能来自那位一脸漠然的抽烟

者——后来他才知道，他是总编，也就是同事们口中的老板。白发长者是

厂报顾问，中年人是副总编。老板抱着膀子，眼看天花板，好像他的面前

根本没有马东这个人。副总编在翻阅马东带去的刊物。说话的主要是那位

长者，他一一询问马东的学历、专业、年龄。马东回答起来底气不是很足，

因为这些都是他的短板。长者还考了几个古代汉语方面的问题，马东答得

磕磕绊绊，长者的脸上显出失望，这让马东更加忐忑。马东看到，在长者

提问的时候，眼镜把手上的杂志递给老板。老板面无表情地浏览了几眼，

又把它们放到面前的桌子上。马东心里的火苗熄灭了。

郭总，您跟他聊聊？长者面朝老板，恭敬地说。

该问的，你们已经问过了，我没什么要说的。对了，你会打麻将吗？

这时候，老板才把目光投到马东身上。马东有些摸不着头脑，他犹豫了一

下，还是老老实实地回答：会。老板脸上浮起难以捉摸的笑容。他点点头，

说：好，好。这让马东更加不明所以。他觉得，自己是在一个错误的地方，

和一群错误的人，进行了一场莫名其妙的对话。

回去的路上，马东接到一个电话，是编辑部打来的。对方是一个女孩，

她说，他已经通过面试，马上就可以到编辑部上班，接下来，要尽快办理

调动手续。听完电话，马东激动得差点儿跳起来。他没有想到事情会发生

这么大的逆转。他停下来，在路边的花坛上坐下，仔细回想刚才面试的每

一个环节。他分析，在这件事上起作用的，应该是那个自始至终在抽烟、

只问了他一个问题的人——马东的猜想，后来得到了印证。老板不止一次

地对他说过：老枪，你学历低，年龄大，又没有新闻从业经验，他们都不

看好，是我拍板招你进来的。你心里得有数，要在这里好好干，给我长点

儿脸，懂啵？这句话，像是被老板用烙铁烙进了马东的心里。就这样，马

东成了编辑部里的蓝领。一有时间紧急、采访量大的选题，老板就会把它

派给马东。其他同事不愿接的脏活、累活，最后也都摊到了马东头上。老

板在吩咐他做事时，语气从来都是不由分说、不容置疑，马东心里即便有

一万个不愿意，也只能接受和服从。

好在，这些事情，已经过去了。麻将房飘进来一阵鸟鸣，和马东白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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听到的鸟叫声一样，一声，又一声，似乎不肯停歇。老板打出一张牌，说，

什么鸟，叫得这么响？操。马东直起腰、挺起肩，悄悄做了几个深呼吸。

鸟叫声停了，他觉得自己已经准备好了。他的手在裤兜里摸了摸，又停下来。

他说，我想抽支烟。一边说，一边把手伸向小丁面前的烟盒。操，这可是华子。

老枪，别糟蹋东西。小丁说。马东的手停在半空，但他还是执着地抓住烟盒，

从里面抽出一根。最后一次，下次不了。马东说。他的声音有一种前所未

有的坚定。

马东点着了烟。玩扑克的同事们散场了，他们走进麻将房，看老板打牌。

马东忽然有些兴奋，身体忍不住哆嗦了一下——他想让接下来的一幕被更

多的人看见。马东猛吸了几口烟，这一次，他的鼻腔顺利地冒出了一团浓雾。

现在，那个字，已经迫不及待地要从他的嘴里蹦出来了。他仿佛看到自己

张开了口，一股气流从里面涌出。

操。马东轻描淡写、不动声色地说出这个字，打出手里的牌。他吐字清晰、

声音响亮，目光落在面前的牌阵上。老板、小丁和小曹都朝他看过来，又

互相对视，面露惊讶。看他们打牌的同事，也都朝他投来复杂的眼神。麻

将房里的气氛明显有了变化，马东成了真正的主角。马东，我打三条，你

要不要？马东愣了一下，没有反应过来。东哥，老板叫你呢，裤衩……三条，

吃不吃？小丁拿手肘轻轻碰了碰马东的胳臂。他这才想起来，自己不叫老枪，

叫马东。他扫了一眼桌面，从老板面前捡起一张三条，和自己的幺鸡、二

条放到一起，又把手上的牌全部摊倒。不好意思，边三条，我和了！马东说。

他的声音里满是得意。马东，扮猪吃老虎呢，不错，不错。老板说。东哥厉害，

边三条都能和上，今天不会是吃了大力丸吧？小丁、小曹一边恭维马东，

一边给他递来钞票。

老枪，你他妈的能不能反应快点？长腿，到底要不要，赶紧放屁，操！

老板的声音很大，马东吓了一跳。他从臆想里回过神来，来不及看自

己手上的牌，就一迭声地说，不要，不要。麻将房里响起一阵笑声，站在

马东身后看牌的同事问，老枪，你不是有一对长腿吗，为什么不碰牌？马

东像是在跟谁赌气似的，说，不碰，就是不碰！

马东悄悄瞄了老板一眼。老板脸上满是怒气，让他想起了日月潭的那

个晚上。他感觉自己的身体像是一只硕大的皮球，被谁射出了无数的小孔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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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一个孔都在噗噗地向外漏气。

5

牌局一直持续到凌晨两点。马东困得难受，上下眼皮打着架，脑子里

像是灌满了浆糊，丧失了思考能力。他很想提出休战，但一直没敢开口。

老板终于打了一个呵欠，把手上的牌往前一推，说，今天就到这里吧。先

睡觉，睡醒了接着玩，都不许走。你们谁跟我睡？不等他们回答，老板就

走出了麻将房——老板不敢一个人睡觉，这与他的身量和气场形成了强烈

的反差。很长一段时间，马东都对此感到匪夷所思。

小丁、小曹和马东都没有说话。老板是著名的呼噜王，马东的睡眠不

好，实在不想和老板同房。他说，我们来比手心手背吧。谁出手不一样，

奖励谁陪老板睡觉。小丁看了小曹一眼，说，可以啊。不过，我得先上厕

所。妈的，憋死了。小曹说，我也是。他们一前一后走了出去，过了几分钟，

又一前一后回来了。马东说，我们开始吧。一，二，三，出手。他们同时出手，

小丁和小曹出的是手背，只有马东出的是手心。小丁说，老枪，恭喜你，去吧。

马东推开房门。老板已经睡着了，鼾声如雷。房间里的空气被这高分

贝的鼾声激荡，似乎在一上一下地涌动。马东和衣躺在另一张床上，闭着眼，

好半天都睡不着，翻来覆去地烙着烧饼。四点钟左右，窗外响起了沙沙的

声音。他下了床，走到窗边，把手伸出窗外，有雨滴落在他的手上，凉凉的。

他突然想起了楼下水池里的那两只麻鸭。它们现在哪儿呢？他站在窗边，

和黑咕隆咚的夜色对视了一会儿，又回到床上。听着鼾声和雨声，想着麻鸭，

马东更加烦躁难捱。褥子上像是有无数块小石子，硌得他腰疼，背疼，脑瓜疼。

他觉得，如果再在这里呆下去，自己可能会疯掉。

天蒙蒙亮的时候，雨声消失了。马东悄悄下床，摸索着穿上鞋子，在

行李架上找到自己的包，背上，又轻轻拉开门。他回头望了一眼，老板的

鼾声依旧雄壮，在窗外照进来的天光中，他侧卧在床上的身影像是一头熟

睡的狮子。马东感到一阵疲倦，还有一些不甘。他走出房间，悄无声息地

带上门，蹑手蹑脚地下楼，像一个没有得手、急于逃离现场的小偷。他打

开一楼大门，迈下台阶的时候，又转身看了一眼。先睡觉，睡醒了接着玩，

都不许走。他突然想起麻将散场时老板的话。等老板睡醒，看到自己不在了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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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不会大感意外，甚至气急败坏？一阵前所未有的快意，涌上了马东的心头。

天色比刚才更亮一些了。外面天高地阔，轰趴馆门前的马路上，刚换

过叶子的黄葛榕在雨后的清晨里散发出淡淡的清香。一个清洁工，正在用

大笤帚一下一下地打扫路面，刷，刷。喔噢，喔噢……树上传来一阵鸟鸣，

一声比一声高亢，是马东熟悉的声音和节奏。他抬眼看去，并没有看到鸟

儿的身影。这鸟，为什么叫得这么欢畅？

操。

鸟鸣之后，马东听到一个声音，清脆、响亮。他吓了一跳。前方左右无人，

他回头望去，发现清洁工正拄着扫把，盯着他看。在思索了两秒钟之后，

马东下意识地捂住了自己的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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